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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鲵保护行动计划 

序言 

中国大鲵（Andrias davidianus）属于两栖纲（Amphibia）有尾目（Caudata）隐鳃鲵

科（Cryptobrachidae），是中国的特有物种并被俗称为“娃娃鱼”。由于其身体结构在超过

1.6 亿年间没有经历显著变化，因此被称作“活化石”。中国大鲵在淡水生态系统中扮演着

顶级捕食者的角色，位于食物链的顶端，并因此对生态系统有着重要的下行效应，维持着

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与此同时，中国大鲵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 1995 年被列入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 I；在 1998 年被列为《濒危动物红色

名录》中的极危物种（CR），并在 2016年和 2021年被列入《脊椎动物红色名录》。因此，

中国大鲵也是两栖保护动物的旗舰物种。 

中国大鲵受到多种因素的严重影响，包括栖息地破坏、气候变化、过度开发、病原体、

环境污染以及遗传多样性低。虽然野外种群数量较少，但在养殖场中数量较多。建立自然

保护区和再引入是保护它们的两种主要方式。然而，这些方式的效果并不显著，因此我们

需要改进我们的行动。其中，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加强协作至关重要。首先，需要对野

外种群和养殖场种群实施进一步的调查，以了解这些种群的现状这是支持中国大鲵保护的

关键基础工作。其次，需要了解种群之间的遗传关系并确定它们的谱系。现已知中国大鲵

由七个不同的谱系组成，其中一些已经被描述为新物种，包括华南大鲵（A. sligoi）、江西

大鲵（ A. jiangxiensis）、和祁门大鲵（ A. cheni）。这些物种在自然界中的分布需要被明确。

显然，不同的谱系需要被分开保护。第三，需加强对野外种群的保护，和规范养殖场的人

工繁育工作和保护性育种工作。为此，我们需要建立机制以促进中国大鲵的适当归放，虽

已有适当建议，但尚未有完整的实施指导。  

我希望并相信，新的行动计划将会促进保护中国大鲵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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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鲵保护行动计划 

1. 简介  

中国大鲵（Andrias spp.）是世界上最大的两栖动物。这些大鲵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

义，并在中国广泛养殖以供食用。尽管中国大鲵在中国历史上曾被广泛食用，但大规模的

养殖产业是在 2000 年代初建立的，当时大鲵被从野外捕捞，以补充养殖场存量。然而，

中国大鲵的种群在中国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过度开发以及栖息地的丧失和退化。中国的

大鲵曾被认为是单一的广泛分布的物种（Andrias davidianus），但遗传分析表明大鲵实

际上由多个物种组成（可能至少有七个）。而中部、东部和南部的种群显示了基因上有明

显差异的地方种群。目前已有四种物种被科学界正式命名和认可，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物种

被命名。中国政府已经支持放归养殖大鲵作为保护措施，然而，这导致全国范围内非野外

的大鲵的放归，进而带来了野生大鲵种群与放归的非野生大鲵种群的杂交风险。如果要让

中国大鲵继续在野外生存，我们迫切需要大规模的保护响应措施，并且需要所有利益相关

者进行协作和协调的战略。 

 

图 1. 一只圈养在欧洲的中国大鲵，从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中被救出。 © Benjamin Tapley / Z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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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物种概述 

2.1.1 分类学背景 

中国大鲵传统上被视为一地理位置上广泛分布的物种，分布在多个河流流域和山地生

态区域。在 1924 年，中国大鲵的第二个物种被描述为（Megalobatrachus sligoi, Boulenger 

1924），该描述基于一只在香港植物园发现的标本。据说，这个标本可能是被从附近的中

国大陆地区带到香港的(Liu, 1950)。随后，这个物种被毫无充分理由地归为中国大鲵（A. 

davidianus）(Thorn, 1968)。 

多项研究使用了分子工具探究中国大鲵（Andrias）的种群结构(Murphy et al. 2000; Tao 

et al. 2005; Wang et al. 2017; Yan et al., 2018; Liang et al., 2019; Turvey et al., 2019; Chai et al., 

2022; Marr et al, In Press)。Murphy et al. (2000)、Tao et al. (2005) 和 Wang et al. (2017) 的研

究均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南部、东部和中部的不同地方的种群在基因上显示出差异。一项

更为全面的研究使用线粒体 DNA（mtDNA）和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的对野生和养殖

大鲵进行了分析，发现存在 5 到 7 个不同物种水平进化枝的有力证据，其中一些仅在养殖

场中采样的个体中被发现(Yan et al., 2018)。由于人为介入中国大鲵的运输和放归，这些进

化枝并未与特定的地理区域一致(Yan et al., 2018)。随后的研究使用额外的 mtDNA 数据发

现了相同的七个进化枝，并使其能与特定的地理区域关联，证明了不同进化枝大多在不同

的流域和生态区域独立分布(Liang et al., 2019)。最近的研究基于树和基于对齐的模型对物

种界定分析，用 30 个线粒体基因组找到支持至少七个统计学上分辨的中国物种水平进化

枝并且模型提供对九个物种水平进化枝的支持。 

 

表 1.不同研究如何称呼物种水平进化枝概览 

物种  根据 Yan et al. (2018)的进化枝 根据 Liang et al. (2019)的进化枝 

祁门大鲵 E E 

中国大鲵 B G 

江西大鲵 U2 D 

华南大鲵 D B 

目前未命名 A A 

目前未命名 C F 

目前未命名 U1 C 

 

人们尝试从这些数据中得出分类学结论。Turvey et al. (2019)使用历史博物馆标本中近

乎完整的线粒体基因组数据，而这些标本采集于大型养殖产业建立和不同大鲵进化枝在人

为干预下在流域和生态区域之间迁移之前。在这项研究中，作者能够将之前被 Boulenger

（1924）所命名为 Megalobatrachus sligoi 与 Yan et al. (2018) 和 Liang et al. (2019) 所识别

的其中一个进化枝关联起来，从而重新确认定了 A. sligoi 作为一个有效物种的地位。在

2022 年，江西大鲵从在江西省西北部保护区内采集的野生标本中被描述(Chai et a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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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祁门大鲵从安徽省黄山地区被描述。江西大鲵和祁门大鲵均可以被归类到 Yan et al. 

(2018) 和 Liang et al. (2019)所报告的进化枝中。未来很有可能会有更多的进化枝在科学上

被描述为新物种。 

 

 

图2. 华南大鲵的正模标本(after Turvey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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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生物概论 

中国大鲵是现存体型最大的两栖动物，身长近两米，体重超过 50kg (Wang et al., 2004)。

所有的大鲵物种都有着大而宽扁的头部和小而无眼睑的眼睛，扁平的身体有着明显的纵向

褶皱，四肢健壮，并且尾巴大而扁平。它们在颜色上极为多样，从黑色到深红色到多种棕

色不等，通常带有斑点(Sparreboom, 2004)。养殖场也同样报告了颜色变种。 

 

 

图3. 在陕西省生态调查中遇到的一只中国大鲵 © Benjamin Tapley / ZSL. 

 

由于近期分类学修改和限制了与小样本量相关联，这很难总结所有被描述和未描述的

大鲵种类的关键形态差异。只有少数的已知出处的标本可以被证实与中国大鲵（A. 

davidianus）的进化枝相关联，并且华南大鲵被描述和随后被重新认定是基于一个博物馆

标本。在将华南大鲵认定为有效物种的修订中，Turvey et al. (2019) 因此避免了基于如此

小的样本量来描述这两个物种的诊断形态特征。已公布的最大的一只中国大鲵身长五英尺

九英寸。 

江西大鲵被报告为不同于其他大鲵物种通过以下几组特征：1）头的长度几乎等于头

的宽度；（2）头部和下颌相对光滑，并且有小疣粒不规律分布；（3）侧颈部褶皱在前肢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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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点处与身体褶皱不连续；（4）第三指明显长于第一指；（5）背部呈红棕色或黄棕色，带

有大的不规则斑块(Chai et al., 2022)。这一模式组包括全长范围在 55.4-58.9cm 的动物，但

在采集点观察到的更大个体长度可达 85cm(Chai et al., 2022)。 

祁门大鲵被报告为不同于其他大鲵物种通过以下几组特征：1）头部和躯干扁平，头

部略长于宽，头宽/头长的比例为 0.80-0.98；（2）头部和下颌相对光滑，排列不规律的小

疣粒；（3）侧颈部褶皱在前肢插入点处与身体褶皱不连续；（4）第三指长于第一指，指长

顺序为 I < IV < III < II ; (5)四肢粗短，后肢长于前肢，前肢长度/后肢长度 比例为 0.78-0.96；

（6）尾部肌肉发达，尾基部粗壮并逐渐向后部和末端扁平，尾长约占全长的 1/3(Xu et al., 

2023)。这一模式组包括一个标本（正模），全长为 97.4(Xu et al., 2023)cm。 

 

 

2.1.3 繁殖行为 

注意，以下信息并不特指某一种中国的大鲵物种 

 
图 4.江西省某一养殖场中的大鲵幼体 © Benjamin Tapley / ZSL 

 

据认为，中国大鲵在5-6岁达到性成熟(Cheng, 1998, Browne et al., 2014)。其繁殖周期

具有季节性，性腺成熟发生在春季到夏季之间，当水温升高，食物充足和水流减少时

(Zhang et al., 2006; Browne et al., 2014)。中国大鲵通过在水生环境中体外受精进行繁殖，

并且在夏末八月和九月产卵(Zhang et al., 2006; Browne et al., 2014)。雄性中国大鲵通过清

除沙子来准备巢穴，并向已知的雌性求偶。一旦雌性进入巢穴，繁殖行为包括露头、巢穴

检查、追踪、泄殖腔气味识别、口部接触和爬在雌性背部(Wu et al., 2010; Browne et al., 

2014; Luo et al., 2018)。雄性会在同一个巢穴和多个雌性进行交配，并且一窝幼崽可以显示

出多父性，但会被一个占主导的雄性作为“巢王”保护和照顾(Browne et al., 2014)。卵产下

时为5-8mm，完全吸水后增加至15-20mm(Cheng, 1998, Browne et al., 2014)，并且每次繁殖

产卵量在300-560枚之间 (Ge & Zheng 1994; Xiao et al., 2006; Liu et al., 1999; Browne et al., 

2014)。卵由雄性守护，并且在孵化期间，雄性停止进食(Wu et al., 2010; Browne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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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孵化和幼体发育持续到初冬，幼体孵化长度为3.0cm(Ge 和 Zheng 1990)。幼体会留

在巢穴直到冬季最寒冷的时期结束并吸收完卵黄囊，之后才会离开巢穴(Wu et al., 2010; 

Browne et al., 2014)。幼体在长度达到20cm或者在野外约三岁前都会保留外鳃(Ge & Zheng 

1994)。据已知，中国大鲵存活超过55年(Ye et al., 1993)。世代长度大约是15年(Liang et al., 

2012)。 

 

 

2.1.4 日常饮食和生态作用 

中国大鲵是溪流和河流环境中的顶级捕食者(Song, 1994)。尽管对野生中国大鲵的饮

食了解不多，但已有的纪录表明它们会捕食螃蟹、虾、青蛙、鱼类、无脊椎动物、蛇、水

鸟和水耗子(Hu, 1987; Song, 1994; Luo and Kang; 2009)。此外，还已知中国大鲵具有同类相

食的行为(Song, 1994)。 

 

2.1.5 栖息地要求和资源评估 

中国大鲵是水生动物，已知它们栖息在干净、凉爽、流速从缓慢到湍急的植被覆盖茂

盛的溪流，是陡峭的山谷中(Wang et al., 2004; Chen et al., 2018)。许多剩余的种群与洞穴系

统相关联，通常在喀斯特地貌中(Wang et al., 2017; Liang et al., 2019)。中国大鲵栖息的溪

流有洞穴和岩石河岸，并且 pH 值为 6-7(Wang et al., 2004; Chen et al., 2018; Tapley et al., 

2021)。一项对于放归中国大鲵的单一地点研究发现雄性大鲵表现出选择低碱度的深层微

生境的倾向，而雌性倾向于高水导电性、低溶氧量和铵态氮含量以及缓慢水流的微生境

(Zhao et al., 2023)。幼体则占据低铵态氮含量的微生境(Zhao et al., 2023)。森林覆盖和硝酸

盐是已知的在美国影响隐鳃鲵分布的其他预测因子(Pugh et al., 2016; Jachowski and Hopkins, 

2018)，但是尚不清楚这些参数对中国大鲵的重要性。美国的岩石隐鳃鲵微生境受到了泥

沙淤积的不利影响，但泥沙淤积对中国大鲵的影响尚未量化(Fobes, 1995)。 

Chen et al. (2018)开发了一个栖息地适宜性模型，使用海拔(190–1,330 m a.s.l.)、森林

覆盖、年均降水量(≥732.6 mm 年均降水量)和年均气温(12.7–16.8°C 年均气温)，这些数据

与估计的中国大鲵(Andrias davidianus)历史 IUCN 分布范围大致一致(Liang et a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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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6. 中国大鲵栖息地，贵州梵净山 © Benjamin Tapley / ZSL. 

 

 

表 2.生态调查中采集到的活体中国大鲵的地点所收集到的水和环境参数的平均值（及范围） (after 

Tapley et al., 2021). 
 

变量 平均值 (范围) 

海拔 (m) 923 (716–1,076) 

水温 (oC) 18.7 (14.2–20.9) 

溶氧(mg/l) 8.04 (7.50–8.68) 

盐度 (ppt) 0.03 (0.00–0.09) 

酸碱度 7.53 (6.46–7.94) 

氨(ppm) 0.125 (0.00–2.00) 

亚硝酸盐 (ppm) 0.40 (0.0–2.0) 

硝酸盐 (ppm) 1.8 (2.0–5.0) 

碳酸盐硬度 2.83 (0.3–3.8) 

水流量(m/sec) 0.54 (0.09–0.93) 

 

2.2 分布、数量及种群趋势 

2.2.1 历史和当前分布 

中国政府支持释放养殖大鲵作为保护措施。这导致了在中国内放归的非本地大鲵极大

程度上混淆了对单个物种地理分布数据的解释(Turvey et al., 2018, 2019; Yan et al., 

2018; Liang et al., 2019; Shu et al., 2021)。在某些情况下，大鲵被转移到其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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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范围之外(Shu et al., 2021)，并且在某个地点检测到多达四种不同物种水平进

化枝(Shu et al., 2021)。 
 

已知中国大鲵在日本具有侵略性，并且容易与日本大鲵(Andrias japonicus)进行杂交；

在日本河流环境 DNA调查中检测到了中国大鲵特有的 mtDNA，并且这些个体表现出了日

本大鲵和中国大鲵的中间形态(Matsui et al., 2005; Fukumoto et al., 2015; Hara et al., 2023)。

最近在日本发现了圈养的华南大鲵(Nishikawa et al., 2024)，并且在京都附近的河流中发现

了中国大鲵(Nishikawa et al., 2024)。在小松岛的一条河中发现了 Yan et al. (2018)的进化枝

U1 / Liang et al. (2019)的进化枝 C 的大鲵(Nishikawa et al., 2024)。这表明在日本发现的中国

大鲵有多种来源。此外，也有未确认的报告称在中国台湾发现了该物种，但这些尚未得到

证实。然而，一些原计划非法出口到台湾的中国大鲵在福建省被查获(IUCN SSC 

Amphibian Specialist Group, 2023b)。 

 
祁门大鲵(Yan et al., 2018 的进化枝 E / Liang et al., 2019 的进化枝 E) 

祁门大鲵的描述基于从 1995 年之前在安徽省祁门县采集的个体(Xu et al., 2023)。据记录，该物种

还在安徽省休宁县和浙江省庆元县发现(Liang et al., 2019)。 

中国大鲵(Yan et al., 2018 的进化枝 B/ Liang et al., 2019 的进化枝 G) 

据已知，该物种只在四川省的马边彝族自治县、眉山和雅安出现 Liang et al., 2019; Turvey et 

al., 2019)。 

江西大鲵(Yan et al., 2018 的进化枝 U2; Liang et al., 2019 的进化枝 D) 

目前已知，该物种仅出现在江西省靖安县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Chai et al., 2022)。该物种

还在江西省靖安县和茅坪乡以及广东省连州市有记录(Liang et al. 2019)。 

华南大鲵(Yan et al., 2018 的进化枝 D；Liang et al., 2019 的进化枝 B) 

Turvey et al. (2019)未能可靠的将该物种与中国特定地区关联起来，但是 Liang et al. (2019)指

出华南大鲵(A. sligoi)已被记录在重庆市、贵州省和湖南省。该物种的海拔距离被认为是在 390-1，

300m 之间。 

“广西珠江”大鲵 (Yan et al., 2018 的进化枝 A; Liang et al., 2019 的进化枝 A)  

在广西省兴安县被报道记录(Liang et al., 2019). 

“甘肃”大鲵(Yan et al., 2018 的进化枝 C; Liang et al., 2019 的进化枝 F)  

在甘肃省秦州县被报道记录(Liang et al., 2019). 

“湖南”大鲵(Yan et al., 2018 的进化枝 U1; Liang et al., 2019 的进化枝 C)  

在湖南省隆回县被报道记录(Liang et al., 2019). 

“青海”大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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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在青海省曲麻莱县长江源头海拔 4200m 处收集到一只大鲵标本。如果该记录正确，

这可能代表了一个与其他已知种群分离的孤立大鲵种群，或是生活在比其他已知种群海拔高

2000 米的物种(Chen, 2011; Fei et al., 2012; Pierson et al., 2014)。在最近的小规模调查中未确认青

海大鲵的存在或持续生存(Pierson et al., 2014)，该种群的分类地位仍不确定。 

 

2.2.2 数量和种群趋势 

即便在高质量栖息地内，中国大鲵的数量自 1980 年代以来可能已经由于当地的消费

和/或贸易开发而持续下降(Turvey et al., 2021)。在 2000 年代初期，由于大鲵养殖业的发展，

野生种群的下降进一步加剧，并且种群数量由于中国各地捕捉野生动物以补充养殖场而下

降(Cunningham et al., 2016; Turvey et al., 2018)。在一些地方，由于地表栖息地的过度开发，

幸存的种群现在可能被限制在洞穴中。相比之下，数百万个体存在于养殖场中

(Cunningham et al., 2016)。 

推测在中国大鲵的分布范围内，种群数量至少下降了 80%。在 2013-2016 年期间，对

淡水资源使用者进行访谈记录显示，在超过 2900 名居住在 97 个野外调查点 1 公里范围内

的人群中，46.9%的人在其一生中曾见过大鲵，但在整个中国，最后一次目击大鲵的平均

时间是在 18.96 年前(Turvey et al., 2018)。在 2013-2016 年进行的广泛生态调查中，仅在四

个地点发现了 24 只大鲵个体。这些调查是在适宜的栖息地（通常是在具有地方历史记录

的地点）进行的，横跨已知的中国大鲵分布范围 (Turvey et al., 2018)。在 25%的研究地点

观察到了电捕鱼或使用毒药的证据（这是已知的捕获大鲵的方法）(Turvey et al., 2018; 

Tapley et al., 2021)。2017 年 6 月和 7 月在青海省进行的中国大鲵调查中未发现该物种的直

接证据，尽管有当地居民的目击报告未被验证，最晚的目击时间为 2012 年 (Pierson et al., 

2014)。 

中国大鲵种群严重分裂，超过 50%的种群被推测为以没有自然扩散的形式零星分布 

(IUCN SSC, 2023a, b)。在大片适宜的栖息地中，中国大鲵的野生种群现在已经极度减少或

被灭绝 (Turvey et al., 2018; Xu et al., 2018; Tapley et al., 2021)。 

 

2.3 威胁、潜在威胁及限制因素 

2.3.1 放归、杂交和疾病 

自 2002 年以来，作为中国国家和省级政府一项善意的持续计划的一部分，养殖的大

鲵已在中国各地被放归。该放归计划的目的是为了补充野生种群。从 2002 年到 2019 年，

至少有 287,840 只养殖大鲵在中国各地被放归(Shu et al., 2021)。然而，这些放归并未通过

遗传筛查来指导，在中国各地广泛运输和放归大鲵已经导致了一些地方种群的遗传同质化

(Yan et al., 2018)，并引入了非本地物种，在一些地点检测到多达四个非本地物种水平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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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Shu et al., 2021)。至少 10%的中国大鲵的放归被认为是在不适合的栖息地，有些个体甚

至被放归到北京，这一地点位于中国本土大鲵分布区东北部 600 公里之外(Shu et al., 2021)。

中国大鲵和日本大鲵的杂交种目前在日本的部分地区具有侵略性(Fukumoto et al., 2015; 

Nishikawa et al., 2024)。鉴于中国的大鲵物种彼此之间比与日本大鲵(A. japonicus)的亲缘关

系更近，预计中国不同的大鲵物种可能会发生杂交。因此，与已描述和未描述的同属物种

的杂交可能对该物种构成威胁。中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协会(CAWCA)已承认中国至少有

五个大鲵物种，并建议禁止养殖大鲵的放归，除非对动物进行遗传筛查以确认物种身份。

不幸的是，目前没有中央机制来确保进行遗传筛查、正确解释结果以及为每个物种确定适

当的放归地点。 

 

 

图 7. 最近放归养殖动物的地点发现的中国大鲵尸体 © Jay Redbond / ZSL 

 

已知虹彩病毒（Ranavirus）会导致养殖中国大鲵患病（Geng et al., 2011; Cunningham 

et al., 2016）。这种隐患是导致养殖大鲵患病的病原体可能会随着放归的大鲵被无意间释

放出去，这会对野生两栖动物构成威胁（Daszak et al., 2003; Cunningham et al., 2016）。虽

然疾病对野外的中国大鲵构成的威胁可能较低，但它一直是历史上捕捉野生大鲵来补充因

虹彩病毒爆发而减员的养殖场的驱动因素。随大鲵释放的病原体可能会在释放地点导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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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或不同种类的生物患病，甚至可能影响生态系统过程、人类健康和生计。国际自然保护

联盟（IUCN）已经发布了有关再引入和其他保护性迁地的指南（IUCN SSC, 2013），要求

在任何迁地或放归时都要考虑到疾病问题。 

不幸的是，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广泛而有意的将养殖个体作为保护措施放归使得建立起

可持续的种群（Shu et al., 2021）。然而，在放归地点已经报告了发现大鲵的死亡案例（图

7；Turvey et al., 2018）。 

 

2.3.2 过度开发 

中国境内大鲵数量的普遍下降归因于过度开发以满足各种食品市场的需求（Wang et 

al., 2004; Feng et al., 2007; Dai et al., 2009; Cunningham et al., 2016; Turvey et al., 2018, 2021; 

IUCN SSC, 2023a,b），以及由于人类对淡水栖息地的改造导致的栖息地丧失和退化，包

括污染物排放、水流模式改变以及水坝建设引起的水体浑浊（Wang et al., 2004; Dai et al., 

2009）。 

 

 
图 8. 中国大鲵 (像养殖) 在贵阳的市场中售卖© Benjamin Tapley / Z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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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在中国大鲵栖息地电捕鱼 © Thomas Brown / ZSL (left). 

图 10.  贵州省保护区捕猎中国大鲵的弓钩 © Benjamin Tapley / ZSL (right) 
 

  

图 11. 甘肃省中国大鲵工业化养殖场© Benjamin Tapley / ZSL (left)    

图 12. 陕西省中国大鲵工业化养殖场© Benjamin Tapley / ZSL (middle) 

图 13. 甘肃省使用“野生型”养殖方法的养殖场 © Chenhaojia Liu (right) 
 

近年来，关于中国大鲵非法国际贸易的报道屡见不鲜，很多动物也曾在美国、英国、

菲律宾、韩国、越南和新加坡的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中被查获。 

从 1980 年代起，大鲵的种群数量在质量较好的栖息地中开始下降，主要是由于当地

的消费以及可能为了贸易进行的开发，这比中国大鲵养殖业的发展早了数十年(Turvey et 

al., 2021)。总体而言，在农村社区的 2,932 名受访者中，有 15.4%的人曾食用过大鲵，最

后一次食用的时间从 1940 年代到 2010 年不等(Turvey et al. 2021)。自养殖业建立以来，开

发水平大幅度升级(Turvey et al., 2018, 2021)，其中也包括非法捕捉野生大鲵以补充养殖场

库存，这种行为在 2016 年仍然在发生(Cunningham et al., 2016; Turvey et al., 2021)。一项在

2013 年至 2016 年间对中国大鲵养殖业的研究估计，当时全国各地的养殖场内至少有

42,000 只从野外捕捞的成年繁殖大鲵和 164,000 只从野外捕捞的亚成年大鲵(Turvey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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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对城市和农村用户群体的采访表明，为满足城市消费者对高档稀有肉类的需求，

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且几乎不受监管的非法狩猎以补充养殖场的库存(Turvey et al., 

2021)。在同一调查中，捕捞证据普遍存在，包括在中国大鲵分布范围内使用弓钩、电捕

鱼和毒药的证据，即使在保护区内也是如此(Turvey et al., 2018, 2021; Tapley et al., 2021)。 

 

2.3.3 栖息地的丧失和退化 

栖息地的丧失和碎片化极有可能对剩余的中国大鲵产生不利影响。中国前五个大规模

砍伐森林的省份都在中国大鲵的分布范围内（Ren et al., 2015），而且已知大鲵与森林覆

盖有关（Wang et al., 2004）。近年来，由于水利开发项目、污染、工业化和城市化，优质

的中国大鲵水生栖息地在中国范围内急剧减少（Dai et al., 2009）。在青海省调查的许多栖

息地由于采矿和侵蚀引起的浑浊而被认为不适合大鲵生存（Pierson et al., 2014），并且相

信中国大鲵已经由于类似的水生栖息地退化而在其典型地区灭绝（Dai et al., 2009）。然而，

中国大鲵确实分布大约不同的保护区中。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保护区在保护野生种群方面

相对有效（例如 Chai et al., 2022）。 

 

2.3.4 气候变化 

中国大鲵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物种分布模型预测，在所有模拟的气候变化情景

中，目前预测的适宜栖息地中将有超过三分之二会丧失(Zhang et al., 2019)。此外，预计到

2050 年，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约 25%目前拥有适宜中国大鲵栖息地的国家和省级自然

保护区将变得不再适宜(Zhang et al., 2020)。已知气候变化还会影响两栖动物病原体的疾病

动态(例如 Price et al., 2019)。然而，目前尚无关于气候变化对中国大鲵的潜在影响的研究

尝试去考察对单个中国大鲵物种的影响。 

 

2.4 灭绝风险 

目前，只有中国大鲵(A. davidianus)和华南大鲵(A. sligoi)通过 IUCN 的评估(IUCN SSC 

Amphibian Specialist Group, 2023a, b)。然而，所有已描述的和推定的物种都可能有资格被

评估为极度濒危物种，因为除华南大鲵(A. sligoi)以外的所有物种的数据都被纳入了中国

大鲵(A. davidianus)的 IUCN红色名录评估中，这是由于在中国大鲵红色名录工作坊举行时

的分类学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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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1. 根据 IUCN 红色名录，不同大鲵物种的灭绝风险。 

 

2.5 文化价值 

 

 
图14. 距今5,000-6,000年的陶瓷花瓶，描绘了中国大鲵的图案，出土于甘肃省。© Benjamin Tapley / 

ZSL 

 

中国大鲵在中国被描绘和使用已有超过 5,000 年的历史，其中一些最早的图像与黄河

流域仰韶文化的陶器有关。中国大鲵被认为在传统医学中有广泛的益处(He et al., 2018)，

并且至少已有 2,000 年的历史(Strassberg, 2002)。然而，最近对居住在中国大鲵附近的地方

社区的研究发现，虽然中国大鲵曾在传统医学中使用（特别是用于皮肤病），但在本世纪

没有报告将大鲵用作这种用途。大鲵也有被食用的悠久历史，最早的人类食用记录可以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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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到 3,500 多年前(Ebrey, 1996; Browne et al., 2020)。中国的文献还表明，两只缠绕在一起

的中国大鲵可能启发了道教的阴阳符号。 

一些研究报告指出来与中国大鲵相关的文化禁忌，认为大鲵是“脏的”或“不吉利的”

这种观念，可能在历史上限制了其被利用的程度(Cunningham et al., 2016; Turvey et al., 

2021)。中国大鲵在与之共村的人类社区中被广为人知，在中国有 27 个不同的名字或名字

变体，其中 12 个省份有其相关的当地传统、故事和传说(Turvey et al., 2021)。由于大鲵的

外貌和据说能发出的哭声，因此被认为它们与婴儿有一定的联系，并且有地方流传婴儿

（特别是死去的或私生子）变成了大鲵的故事。还有当地的传说认为大鲵会吃掉儿童，尤

其是死去的儿童；也因此认为大鲵是不吉利的，会禁止食用它们，因为它们是从死去的婴

儿变来的(Turvey et al., 2021)。大鲵的使用在不同的族群之间有所不同(Turvey et al., 2021)。

然而，从中国大鲵被广泛消费的报道可见，这些禁忌或负面联想不足以限制其被开发。 

 

2.6 保护管理 

2.6.1. 保护状态 

1988 年，中国大鲵被列为中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此在没有官方许可的

情况下捕猎或采集是非法的(Dai et al., 2009)，尽管该法规仅适用于中国大鲵 (A. davidianus)。

所有大鲵物种自 1975 年以来都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

I 中。由于其进化历史和全球濒危状态，该属被认为是全球优先保护对象(Isaac et al., 2012)。

2012 年，习近平主席发起了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反腐败运动，旨在减少在官方宴会上消费

稀有动物产品，使得在宴会上消费中国大鲵的需求有所下降(Turvey et al., 2021)。COVID-

19 疫情进一步限制了中国国内野生动物产品的贸易，尽管这些限制并未专门针对大鲵

(Borzée et al., 2021)。 

自 2002 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实施一项中国大鲵的野外重引国家行动计划，但该

重引计划尚未考虑该属的系统地理学（Yan et al., 2018）。目前没有发表的证据表明这些

放归计划已经导致了可行种群的建立(Turvey et al., 2018; Shu et al., 2021)。 

据报道，中国大鲵出现在超过 50 个国家、省级和县级自然保护区中，并且在某些情

况下，大鲵是保护区的主要保护目标。确定这些保护区是否有效保护中国大鲵是具有挑战

性的。据知，放归的养殖个体会出现在保护区内（例如，Luo et al., 2009），这些放归可

能包括当地非本土的中国大鲵物种。据报道，近年来中国大鲵的放归已减少(IUCN SSC 两

栖动物专家组, 2023a)。然而，最近有报告指出中国大鲵的盗猎行为仍然发生在保护区内

(Tapley et al., 2015, 2021)。据报道，湖南大鲵救援中心正在对华南大鲵 (A. sligoi)和中国大

鲵 (A. davidianus)进行保护性繁育(IUCN SSC 两栖动物专家组, 2023a)，并且有人呼吁在中

国建立更多的设施以进行所有中国大鲵物种的保护性繁育(Turvey et al.,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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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长期恢复策略 2024-2044 

3.1 依据  

中国大鲵分布广泛，面临的威胁多样化，解决这些问题将需要许多不同利益相关者的

积极参与。目前已有足够的基础证据可以采取行动，以防止已命名和未命名的大鲵的迫在

眉睫的灭绝。为此，两家非政府组织——绿驼铃和伦敦动物学会，与中国科学院合作，于

2023 年 10 月在兰州举办了一次中国大鲵保护研讨会(Mao et al., 2024)。这次多利益相关方

研讨会汇集了来自中国各地具有大鲵研究专长的 32 位利益相关者，包括来自地区和国家

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包括遗传学、生态学和保护研究）以及 IUCN SSC 两

栖动物专家组的成员。在这 32 位参与者中，有 29 位是中国籍，从而确保了该行动计划由

本地主导。 

 

图 15. 2023年10月在兰州举办的中国大鲵保护行动计划工作坊的参与者 © 绿驼铃. 

 

3.2 中国大鲵保护：障碍、挑战与困难 

 

表 3.关于当前中国大鲵保护中的障碍、挑战和困难的小组讨论结果。 

物种界定 识别不同的中国大鲵物种具有挑战性，因为它们的形态极为相似并且没有明确的

指南可以在没有基因分析的情况下区分它们 

需要简化形态定义和物种识别以便于保护和管理 

如果未来能明确这些类别，保护应以物种或亚物种为单位，  

新物种的界定会影响它获得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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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物种目前都受到法律保护，因此需要重新修订，以涵盖所有中国本土

的大鲵物种 

养殖场放归 国家层面存在标准化的养殖大鲵放生指南，但这些指南未被遵循和执行 

提高放归的成效 

应如何选择放生的动物？ 

放生动物的最佳地点是哪里？ 

应如何筛选动物疾病，以及筛查哪些病原体？ 

放生后的监测应如何进行？ 

栖息地管理 保护区边界和功能区域划定不合理，与周边社区存在冲突，未能让社区在保护管

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现行法律在措辞、覆盖面和目标上是否足够有效？ 

在某些保护区内仍存在非法捕鱼和非法贸易，法律执行的有效性未知？ 

中国大鲵的栖息地范围内未得到充分保护 

不同的中国大鲵物种的栖息地和环境需求尚未充分了解 

养殖的影响 尽可能在野外保护自然种群，保持其自然属性（这些可能会在水产养殖中丧失） 

如何区分养殖和野生种群以便管理 

养殖行业面临巨大损失，需要促进对剩余养殖动物的合理利用 

我们对目前市场的现状和动态了解不够；是否仍然有养殖大鲵的市场需求，或者

是否仍然存在从野外非法捕捞的需求 

不当处理可能成为未来保护中的新威胁 

低保护意识 缺少专业的保护机构和推动大鲵保护的专业能力 

社会缺少对大鲵保护的关注 

研究空白 我们对野生种群的分布、生态需求、现状和威胁了解不够。需要仔细收集野生种

群的生态特征和行为数据 

分类学 

需要同时展开生态和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以了解大鲵在中国生存的社会生态系统

中的生物学、生态学和人类维度 

需要更多关于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 

 

3.3 愿景与目标 

 

愿景：有效保护中国的野生大鲵及其栖息地，使其成为全球野生动物保

护的典范/中国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佼佼者。 

目标：到 2043 年，每一种中国的大鲵在其自然分布范围内，栖息地适

宜且稳定，野生种群及其遗传多样性健康且可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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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理解与威胁排名 

工作坊参与者回顾了有关中国大鲵的现有知识以及它们所面临的各种威胁，并负责分

析这些威胁并按顺序对其进行排序。 

 

图 16.对中国大鲵威胁排名 

 

工作坊参与者随后被要求深入分析对中国大鲵构成最大威胁的四个风险。 

 

表 4. 野外放归威胁 

威胁名称: 野外释放 

威胁描述: 

• 不合理的增殖放流 

• 有意放生成体和幼体 

• 养殖场意外逃逸 

威胁影响: 

• 基因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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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传播 

• 超过环境承载能力 

威胁原因: 

• 不合理的增殖放流（未依据国家法规执行，监管不到位，标准需要改进完善并具有可执行行） 

• 放生：公众对野外大鲵保护需求的认知不足 

• 逃逸：养殖种群管理不善，自然灾害 

• 已知情况:存在放归养殖场的中国大鲵的标准指南，但这些指南未得到执行且有待改进。放归没有按照国家法

规进行并且监管不足 

• 仅释放当地物种的需求未被充分认识 

• 进行放归的人员大概率也不知道当地物种的身份 

• 放归数量众多 

• 放归时有时会评估环境，但后续的个体放归监测不到位 

• 放归后的基因和疾病检测不足 

假设: 

• 部分放流是成功的（定义：野外形成稳定的种群并具有自然繁殖现象） 

• 大多数放归的个体是本地物种 

需要了解的其他信息: 

• 放归前筛查的方法和标准需要确保充分 

• 放归地点现有的野生种群状态 

• 如何选择放归地点和放归动物 

• 放归动物的来源 

• 如何测试放归的有效性 

目前已采取的措施: 

• 农业部门制定了相关标准，但没有途径实现这些标准 

• 我们正在加深对中国大鲵分类学更好的理解以指导放归 

有效措施: 

• 一些合理的人工改进的放归对野外种群产生了富集效应（大鲵被更频繁的观察到或者在消失后再次

出现） 

• 已发表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指导（如地点选择） 

无效措施: 

• 未使用基因筛查去识别适合放归的动物 

• 未使用健康筛查去识别适合放归的动物 

• 没有机构协调或监管放归及其影响 

应对威胁的行动: 

• 提升放归后的监视和监测 

• 对所有放归个体进行原产地和病原体筛查 

• 确保放归大鲵的来源明确、固定和可追溯 

替代行动: 

• 建立专门的本地放归中心（利用已知来源的动物的原产地或救助站） 

• 为迁地保护收集野生新群体建立者 

应对威胁的目标: 

• 确保放归适当的物种在合适的位置 

• 确保放归时没有疾病引入野生种群 

• 通过识别潜在的意外放归方式和提出未来如何缓解意外来减少意外放归的数量 

• 移除非本地大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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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本地物种在当地被保护并且尽可能在大的地区内最大限度的保护物种多样性 

• 增加每个物种在野外的个体数量 

声明:中国大鲵被大规模的故意从养殖场放归到野外。这些放归是没有计划和协调并且之后的放归监测未

达到标准。一些动物也从养殖场逃离。这对野生种群造成了基因污染和潜在的病原体污染。目前尚无证

据表明这些放归行为促进了大鲵种群的建立和自我维持 

 

表 5. 栖息地丧失和退化的威胁 

威胁名称: 栖息地丧失和退化 

威胁描述: 

• 人为因素：采矿、采砂、基建、水电设施、污染、森林砍伐 

• 自然因素：洪水、泥石流、干旱的频率和强度增加 

威胁的影响: 

• 降低水质、水流和其他水环境，直接影响栖息地使其不利大鲵的生存 

• 导致栖息地碎片化和连通性中断 

威胁的成因: 

• 人为因素：经济发展和工业化 

• 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 

• 气候变化 

我们已知的: 

• 诸如采砂、疏浚和污染等活动破坏栖息地或导致栖息地质量下降 

• 水电设施降低了栖息地的连通性和水流量 

• 水利设施导致繁殖地点减少（完全淹没或暴露） 

• 自然灾害直接破坏栖息地 

我们的假设: 

• 基础设施造成的噪音和/或污染，例如水质下降影响了大鲵的生存和行为 

我们还需要了解的内容: 

• 现有保护立法和管理的有效性，以保护大鲵栖息地并执行禁止在受保护栖息地进行有害活动的禁令 

• 大鲵生存和繁殖的水文和水质要求 

• 噪音和振动如何影响大鲵的行为和生存 

当前的做法: 

• 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进行栖息地保护，禁止河流中的采砂，拆除小型水电站，排污管辖，发布禁渔

通知，禁止使用毒药捕鱼 

有效措施: 

• 部分地区建立保护区、禁止采砂、拆除小型水电站、污水管理、禁止使用毒药捕鱼取得一定成效 

无效措施: 

• 不是所有拥有大鲵种群的地区都受到保护。这些缓解措施（禁止采砂、拆除小型水电站、禁止使用毒药捕鱼）

的规模和有效性不够充分 

可采取的应对威胁措施: 

• 对不同级别的人为威胁的生态影响进行更好的空间评估，结合空间和种群级别的建模，确定这些威胁对栖息地

完整性和大鲵种群生存的可能影响 

• 集中储存和无害化管理生活垃圾 

• 人工建设深潭等适宜的栖息地（沿岸进行植被恢复，调节小生态系统） 

• 教育移民，以减少对大鲵栖息地的干扰 

• 小流域治理时保持栖息地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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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替代措施: 

• 改善农村地区的废物管理 

• 大规模的中国大鲵栖息地恢复 

• 将所有有害活动的空间重新定位到不优先考虑的大鲵栖息地之外 

我们的目标: 

• 栖息地恢复，改善栖息地连通性，改善繁殖栖息地，恢复野生种群 

声明:人为造成的栖息地丧失和退化例如采砂、疏浚和水电设施破坏了大鲵的栖息地质量和/或连通性。自

然灾害被认为会直接影响大鲵的栖息地，甚至大鲵本身。我们需要对不同人为威胁的空间和生态影响进

行更好的评估，并结合空间和种群级别的建模，以确定这些威胁对栖息地完整性和大鲵种群生存的影

响。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噪音和振动对中国大鲵的生理健康和行为的影响 

 

表 6. 气候变化的威胁 

威胁名称: 气候变化 

威胁描述: 

• 温度变化、极端气温、温差等 

• 降雨量变化、降雨天数的变化 

• 气候变化驱动的栖息地变化（如植被） 

• 极端天气事件等频率和严重性变化，可能会破环大鲵栖息地（如洪水、风暴及相关的森林丧失和径

流） 

威胁的影响: 

• 温度变化会影响大鲵卵的孵化时间和能力，并且可能影响幼体发育以及大鲵的饵料 

• 极端天气事件增加，如洪水或干旱，可能直接影响大鲵或其食物和栖息地 

• 大鲵必须适应天气变化引起的栖息地变化才能生存更长时间 

威胁的成因: 

• 化石燃料排放、土地利用变化、食品生产和过度消费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 

我们知道的: 

• 在中国及世界各地，极端天气事件有所增加 

• 目前研究显示，未来的气候变化情景将使许多保护区不再适合中国大鲵生存 

我们的假设: 

• 极端天气事件将持续增加 

• 使用中国范围内数据的模型预测对于中国不同地区的各个地理限制的大鲵物种在当地具有相关性 

• 有可能对水生栖息地变化及其未来对大鲵的适宜性进行有意义的本地规模预测 

我们还需要了解的内容: 

• 是否有特定的大鲵物种可能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 大鲵是否能适应气候变化 

当前的做法: 

• 关于气候变化对两栖动物的影响的基础研究已经在国内外开始进行 

有效措施: 

• 目前未知 

无效措施: 

• 目前未知 

可以采取的措施: 

• 确定并指定在未来气候变化的情景下仍有适合中国大鲵的保护区 

• 对中国大鲵的环境需求和适应性进行进一步研究，包括对环境变化因素和温度的研究 

现有的替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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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地保护 

• 如果无法进行就地保护，开发保育繁殖计划并进行迁地保护 

• 辅助定殖 

基因库保存 

我们的目标: 

• 在所有预测未来天气变化的情景下，确保所有中国大鲵物种至少一部分在其自然分布区野外生存 

声明:气候变化可能会影响中国大鲵的生存 

 

表 7. 野外采集的威胁. 

威胁名称: 野外采集 

威胁描述: 

• 存在非法采集和合法采集 

• 可能需要补充养殖场库存、社区需求等 

• 养殖场主和消费者更加偏爱野生个体 

• 根据历史数据，执法力度可能不够，但情况可能有所变化 

• 根据现有讨论，许多利益相关者相信野生采集/利用现在大幅减少，有证据表明养殖数量减少并且假

设立法和执法有效 

威胁的影响: 

• 野生大鲵种群数量减少，包括许多种群的局部灭绝和有可能导致有些物种在野外灭绝 

威胁的成因: 

• 养殖场捕捉野生动物作补充 

• 本地利用 

• 个人利用 

• 社区利用 

• 养殖场因为疾病爆发重新引入 

• 建设新养殖场 

• 对野生肉质的偏好 

我们知道的: 

• 大量证据表明这是最近大鲵种群下降的最重要因素 

• 调查显示，城市居民野生肉质偏爱 

• 保护中国受威胁的生物多样性的立法得到了改善 

我们的假设: 

• 感觉此类不合理利用现象已有所减少 

• 养殖场减少 

• 立法有效，执法完善 

我们还需要了解的内容: 

• 大鲵栖息地对于淡水资源的当前使用和需求的基线 

• 目前对大鲵养殖场新库存的需求是什么 

• 消费者对大鲵的需求 

• 当前执法效果如何 

目前的做法: 

• 已建立物种立法和法律保护制度 

• 中国各地有相应法规，并且已经有一些公益诉讼案件 

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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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保护措施的有效性以及自然栖息地中 ‘人类-大鲵’互动的当前动态和驱动因素尚未了解 

无效措施: 

• 同上 

应对这些威胁可采取的措施: 

• 将所有大鲵列为一级保护动物 

• 基于科学的建议在立法中承认多个大鲵种类 

• 用多种方法（生态学、社会科学）进一步针对性研究并且将信息有效传达给政策制定者和政府机构 

• 增强民间社会组织在大鲵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 

• 促进执法和提升执法的有效性 

现有的替代措施: 

• 促进执法和提升有效性，以及地方法律执行 

• 公民科学监测 

• 教育和行为改变宣传活动，最好有中国名人领衔，增强目标受众的接受度 

• 加强养殖大鲵和野生大鲵的隔离；区分养殖和野生大鲵，并更好的了解两者以及杂交情况 

我们解决威胁的目标: 

• 推动立法，将新物种纳入保护 

• 推动执行力度 

• 提高公众保护意识 

声明:野外捕捞曾是中国大鲵面临最严重的威胁。尽管过去十年间的养殖体系动态可能发生了变化，但目

前缺乏证据，利用是否对大鲵构成威胁，同时执法执行不足也使情况更加复杂。 

 

 

3.5 项目与活动表 

表 8. 主题保护行动、紧迫性及建议负责方 

行动主题 行动 行动紧迫性（高、

中、低） 

负责方 

野外捕捉/利

用 

法规和政策推动包括新物种的保护计

划的发展； 

高 政府、非政府组织

(NGO)、律师、民主党

派、新闻媒体、学者 

推动执法力度和有效性； 高到中 政府、非政府组织

(NGO) 

推动消费行为改变； 高到中 政府、媒体、 NGOs 

提高公众对现有保护立法的意识； 中 政府、媒体、NGOs 

栖息地丧失

和退化 

减少地表污染源，如农药和化肥，减

少其他直接有害活动，如采矿、砍伐

森林等对大鲵栖息地的破环； 

高 政府、社区、NGOs (监

督) 

改变当地立法进一步保护大鲵栖息地； 高 政府、保护区管理机构 

为大鲵建立新的保护区； 高 政府、保护区管理机构

科研单位、社区 

推动现有保护大鲵的立法的执行； 高 政府、保护区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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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众和社区教育减少人类对栖息

地的干扰和破坏； 

高 社区、NGOs、学校、

政府、保护区管理机

构、媒体 

开展适宜栖息地空缺研究，并将关键

栖息地纳入保护范围； 

高 

 

政府、保护区管理机

构、 研究机构、NGOs 

确保任何开发/工业工作都进行环境影响

评估并且需要环境补偿/恢复； 
高 

 

政府、保护区管理机

构、 研究机构、NGOs  

恢复和修复适宜栖息地； 中到高 政府、保护区管理机

构、 研究机构 

在处理小流域时保留栖息地的生态完

整性 

中 政府、保护区管理机

构、 科研单位 

实施生活、农业和工业污染的集中储

存和环保处理 

中 )政府、社区、NGOs

（监督） 

在可行情况下，考虑改造小生境来帮

助大鲵适应气候变化（如沿河岸种植

大树固沙和调节水流；人工改造洞穴

和深潭作为潜在栖息地） 

低 政府、保护区管理机

构、 科研单位 

野外放归 对现有的增殖放流规范进行修改和细

化，使其更具可执行性 

高 

 

政府、研究机构、学

者、学术团体 

完善放流监督。需要当地评估确保大

鲵放归在合适的生态条件。放归前，

实施放归区域的全面调查（包括基因

分析和疾病监测）以明确野外个体的

起源和放归地点应出现的自然个体的

一致性；放归后，评估增殖放流的效

果，包括对野生大鲵种群以及对其他

物种和其栖息地的影响 

高 

 

 

媒体、NGO's、政府、

研究单位 

 

 

建立和筛选专业的本地放流中心，如

原种养殖场或救援中心，以明确放归

个体的来源和病原体检测； 

高 

 

政府、研究机构、企业 

 

加强管理调控以减少个人放生行为； 高 政府、媒体、宗教团体 

加强养殖场管理，减少个体逃逸（生

态养殖需要更加需要注重本地种源的

个体养殖）； 

高 

 

政府、养殖场、保护

区、NGOs 

对放归的个体大鲵进行野化训练； 低 企业、研究机构、政府 

气候变化 建立模型预测未来潜在的栖息地及不

适宜栖息地，以准备未来迁地保护； 

中 科研机构、保护区管理

机构 

开展大鲵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研究； 中 科研机构、保护区管理

组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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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应急预案以应对极端天气 低 科研机构、保护区管理

组织、企业 

管理  促进跨部门协作； 高 NGO、政府、媒体 

筹集经费用于大鲵的保护和研究（推

动政府预算）； 

高 政府、NGOs、企业、

研究机构、媒体 

迁地保护研究和实践； 低 研究机构、政府、保护

区管理组织、NGOs 

推动科研 全面调查野外种群：全面调查历史分

布区域和现存种群等； 

高 

 

政府、研究机构、保护

区管理组织、NGOs 

物种分类学研究（结合形态学和遗传

学）； 

高 

 

研究机构、企业、

NGOs 

 

对大鲵威胁进行全面研究包括社会科

学和经济学研究； 

高 研究机构、企业、

NGOs 

 

基于对栖息地、物种和生态系统等了

解，开发能体现生态健康的工具（快

速、协作的评估）； 

高 政府、研究机构、

NGOs、保护区管理组

织 

对大鲵疾病、疫病、病原体的研究及

预防和控制； 

中到高 政府、研究机构、企

业、NGOs 

对具有特殊遗传特征的小种群，开展

保护性繁育研究； 

中到高 科研单位、保护区管理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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